
37责任编辑：周玉宁 电话：（010）65914510 电子信箱：wyblilun@sina.cn 2012年6月18日 星期一经典作家

郁达夫小说：“人生的记录”
□刘 涛

郁达夫似乎一直都能踩中时代的鼓点，他趁着“五四”
的时代精神兴起，进入文坛，之后则因偏于左倾的思想与新
兴的时代大势合拍，又因为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因此我
们的文学界对于郁达夫的评价一直非常高。尽管郁达夫的旧
诗写得极好，但为其博得文学家令名的则是小说。一方面因
为旧诗是夕阳体裁，难以打动青年的心，而小说是其时的朝
阳体裁，新派人物皆或读小说，或写小说；另一方面因为郁
达夫小说的内容，触及到了社会问题，故能成为热点，引起
共鸣。由此，郁达夫被推上了时代的舞台。

1921 年 10 月，郁达夫的 《沉沦》 由泰东书局出版，旋
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青年读者的热烈追捧，江浙一代
青年纷纷前往上海购买此书，一时洛阳纸贵，人人皆谈郁达
夫。泰东书局先后将此书重印，印数达3万多册，销量非常
可观。由于《沉沦》一书，描写性饥渴、性压抑、性心理和
狎妓等情节，且充满着颓废、哀伤、绝望的情绪，因此该书
一出版即惊世骇俗，一时议论纷纷。诚如郭沫若所说：郁达
夫“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
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
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
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
于狂怒了。”（郭沫若 《论郁达夫》） 一方面是《沉沦》的热
销，青年人的喜欢，一方面是保守派的攻击。幸亏周作人作

《“沉沦”》一文，为郁达夫辩护，方一锤定音，肯定了他的文学
成就，郁达夫方在文坛立稳了脚跟。

郁达夫自述对小说内容的理解道：“原来小说的内容，不
外乎人生的记录。小说家的认识人生，第一系由于他自己的生
活体验，第二须靠着他人的生活记录的。”（郁达夫《历史小说
论》）此为郁达夫夫子自道，他的小说大致就是遵循了这两点：
一、记录了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可谓自叙传；二、记录了他人的
生活经验，描写了其时的局面，充满了时代的消息。

郁达夫记录自己生活经验的小说有：《沉沦》《银灰色的
死》《南迁》《茫茫夜》《秋柳》等。这一类小说中，大都有一个神
经衰弱、多愁善感、生着肺病、颇具名士风流的“我”，“我”饱受
性压抑之苦，或偷窥，或性反常，或终于去狎妓。小说把“我”的
性压抑描写得惊心动魄，把狎妓前后“我”的挣扎和自责也写
得细致入微。《沉沦》《银灰色的死》等作于郁达夫留日之时，其
时他不过20多岁，恰是血气方刚之年，但又疾病缠身，去国多
年，身心交困，故有此作。这些小说可谓是郁达夫的“自叙传”，
其中氤氲着郁达夫的经历和体验，他曾记录过其经历：“受了
龟儿鸨母的一阵欢迎，选定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卖淫妇，这一
晚坐到深更，于狂歌大饮之余，我竟把我的童贞破了。第二天
中午醒来，在锦被里伸手触着了那一个温软的肉体，更模糊想
起了前一晚的痴乱狂态，我正如在大热的伏天，当头被泼上了
一身冰水。那个无智的少女，还是袒露着全身，朝天酣睡在那
里……我看看玻璃窗外的半角晴天，看看枕头边上散乱着的
粉红樱纸，竟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了两条眼泪。”（郁达夫《雪
夜——日本国情的记述》）

郁达夫的这一类小说写灵与肉的冲突，不是灵战胜了
肉，而是肉战胜了灵，只是“我”在事后会后悔、自责。

“五四”时期所谓“人的解放”，在郁达夫的小说里就表现为
欲望的解放，是存欲望，但也未完全灭天理 （若灭了天理，

“我”就不会自责）。性应该处于合适的位置，不宜太低，也
不宜太高，郁达夫以小说的方式呈现出性，将私人话语公开
化了。所以，尽管郁达夫是写个体的经历，但他的小说与

“五四”前后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合拍，因此也能够感动他
人，于是成为了时代标志性的作家。

第一类小说最为典型者莫若《沉沦》。《沉沦》是郁达夫
的名篇，郁达夫已去世多年，但今天一提起郁达夫，我们首
先还是会忆起这篇小说。《沉沦》 中的“我”孤身一人在日
本留学，极有文学青年范儿，喜读 《黄仲则》，闹着忧郁
症，“自以为是孤高傲世的贤人、超然独立的隐者，尼采笔
下的查拉图斯特拉”。“我”经受着性压抑之苦，沉湎于性幻
想、自渎、偷窥等行为之中，最终狎妓，却受到道德谴责，
于是选择投海自沉，临死之前喊出“祖国啊祖国！我的死是
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若仔细区分，《沉沦》 中的“我”尚可二分。一、“我”
备受性苦闷之折磨，难以自持。郁达夫在 《沉沦》 序言中
说：“第一篇 《沉沦》 是描写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
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air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
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但是我的描写是
失败了。”（郁达夫《〈沉沦〉自序》）二、但“我”不完全只沉湎于
个人的私情绪之中，“我”尚有强烈的国恨。郁达夫的《沉沦》之
所以能够打动青年的心，就是依靠这两个方面：一、自身处境

（以性苦闷写出），二、国家处境（以个人处境写出）。个人恶劣
的处境乃由国家处境造成，因此欲改变个人处境，须改变国家
处境，因此《沉沦》这篇看来只是写私人经验的小说就有了崇
高的情感。其后郁达夫思想逐渐偏向革命，于此亦能看出苗
头。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大致走“以日为师”之路，又
由于空间上的接近，开始较大规模地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于
是，有作家会记下留日学生的处境、状态等，开山之作乃平
江不肖生的 《留东外史》。《留东外史》 是“黑幕小说”，揭
露了其时留学生们污秽不堪的生活，他们胸无大志，只知饮
酒狎妓，惟知投机钻营。郁达夫的《沉沦》也能见出民国时
期留日学生的心态和处境，但《沉沦》充满了现代气息，青
年充满着“现代”情感。中国描写狎妓的小说多矣，譬如韩
邦庆的 《海上花列传》，但这部备受胡适和张爱玲推崇的小
说颇似“嫖经”或“嫖界指南”。《沉沦》也写狎妓，但当事
人并非乐在其中，而是事后充满了忏悔、自责，甚至于自沉
海中。《留东外史》《海上花列传》其中乌烟瘴气，实在使人

“沉沦”；《沉沦》虽色调黑暗，但让人觉得其中尚有光，《沉
沦》看似“沉沦”，但却能够引领人上升。

《银灰色的死》《南迁》《茫茫夜》《秋柳》与《沉沦》的
情节、氛围等大致相同，也写“我”颓废的生活，沉湎于
酒色之中。只是《沉沦》写得最好，因此盖过了其他篇。

私人经验尽管独特，但毕竟有限，久之，一方面作者可
能会枯竭，另一方面读者也会厌倦。因此小说家还须尽量做
到“他心通”，懂得他所处的时代和时代之中其他人的生

活。郁达夫记录他人生活的小说有：《采石矶》《碧浪湖的秋
夜》《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迟桂花》《她是一个弱女子》《二
诗人》《唯命论者》《杨梅烧酒》等。郁达夫笔下的他人，大致有：
历史人物、工人、农民、城市平民、知识分子、学生等，郁达夫以
小说的方式记录了他们的生活，写出了他们的处境。

《采石矶》《碧浪湖的秋夜》写历史人物——黄仲则与厉
鹗。虽是写历史人物，实际乃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叙
黄仲则、厉鹗生平，还是郁达夫的“自叙传”。黄仲则（1749～
1783），4岁而孤，家境清贫，少年时即负诗名，为谋生计，曾四
方奔波。一生怀才不遇，穷困潦倒，后授县丞，未及补官即在贫
病交加中客死他乡，年仅35岁。厉鹗（1692-1752），字太鸿，钱
塘（今浙江杭州）人，康熙五十九年举人，屡试进士不第。家贫，
性孤峭，爱山水，尤工诗词。览郁达夫生平，与黄仲则、厉鹗颇
多类似之处，郁达夫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故以黄仲则或厉
鹗之名写自己的处境和心境。譬如，郁达夫曾说：看了两遍黄
仲则的《全集》，“觉得感动得我最深的，于许多啼饥号寒的诗
句之外，还是他的那种落落寡合的态度，和他那一生潦倒后的
短命的死。”（郁达夫《关于黄仲则》）《采石矶》中的黄仲则的形
象如此：“自小就神经过敏的黄仲则，到了二十三岁的现在，
也改不过他的孤傲多疑的性质来。”“本来是纤长清瘦的他，
又加以久病之余，穿了一件白夹春衫。立在人丛中间，好像
是怕被风吹去的样子。”《碧浪湖的秋夜》 中厉鹗虽贫病交
加，落落寡合，但才情极高。黄仲则和厉鹗贫病、纤弱敏
感，才高气傲，如此形象、品质，既颇似 《沉沦》 的主角，
也与郁达夫本人类似。

《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迟桂花》 较之于 《沉沦》
起了显著的变化。在 《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迟桂花》
中依然有一个“我”，但“我”从 《沉沦》 中的主角逐渐淡
化为配角，女工、车夫、农家女成了小说的主角。工人是新
人，郁达夫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的消息，以小说记录了工人
的形象。在49年之后的文学史叙事中，郁达夫的这几篇小说
备受推崇，就是因为他写了工农大众在其时的处境，这与左
倾的思想相合。

《春风沉醉的晚上》 写“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境，但
不是落难才子遇到佳人，也不是浪荡子碰见妓女，而是落拓
文人与女工相逢。《春风沉醉的晚上》 中的“我”与 《沉
沦》中的“我”非常类似，也曾留学日本，是敏感的文学青
年，患着神经衰弱病，失业半年，于是迁居贫民窟。女工名
二妹，“苏州东乡人，从小系在上海乡下长大的。她父亲也
是纸烟工厂的工人，但是去年秋天死了。她本来和她父亲同
住在那间房里，每天同上工厂去的，现在却只剩下她一个人
了”。女工既是时代的新人物，也是郁达夫小说中的新人
物，但郁达夫没有对其过度拔高，而是比较真实地写出了上
海女工的生活状态、处境、遭遇和心态。《沉沦》 中落拓文

人碰见了妓女，于是狎妓；《春风沉醉的晚上》 于性心理等
方面的描写非常节制，而且最终以情欲升华的方式结束，小
说如此写道：“我看了她这种单纯的态度，心里忽而起了一
种不可思议的感情，我想把两只手伸出去拥抱她一回，但是
我的理性却命令我说：‘你莫再作孽了！你可知道你现在处
的是什么境遇！你想把这纯洁的处女毒杀了么！恶魔，恶
魔，你现在是没有爱人的资格的呀！’”

《薄奠》与《春风沉醉的晚上》结构类似，“我”的经济
境况略有改观，而且完全脱尽了《沉沦》中的性苦闷和性压
抑，“我”成了底层穷苦百姓的同情者甚至成了他们的代言
人，女工则变成了车夫及其家人，但他们的处境大致类似。

《薄奠》 花了大量的篇幅去描写车夫的贫穷困苦，小说通过
车夫夫妻吵架写道：“这臭东西把我辛辛苦苦积下来的三块
多钱，一下子花完了。去买了这些捆尸体的布来。”车夫的
志向是攒钱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 （与 《骆驼祥子》 类似），
但志向未能实现就在“南下洼的大水里淹死了”，家里一贫
如洗，惟有柔弱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孩子。“我”对车夫充满
了同情，不时给予接济，最终也出面操持他的丧礼，但

“我”力量有限，因此只是“薄奠”。小说结尾处，我愤怒地
喊：“猪狗！畜生！你们看什么？我的朋友，这可怜的拉车
者，是为你们所逼死的呀！你们还看什么？”

《她是一个弱女子》 篇幅较长，小说以郑岳秀为主，写
了几个观念不同的女子的遭遇和命运。冯世芬思想进步，离
家出走，到上海参加革命，成为女工人和革命者。李文卿是
富家女子，娇生惯养，花钱如水流，以性为尚，不分男女，
不管尊卑，不顾伦常，一切通吃。郑岳秀在冯世芬和李文卿这
两种思路之间犹豫不决，最后终于经不住诱惑，走了李文卿之
路，在几个男人和女人之间摇摆犹疑。郑岳秀历尽劫难，最后
被奸杀，死状甚惨，题目中的“弱女子”云云即指郑岳秀，郁达
夫对其人有批评，但也充满了同情。冯世芬尽管不是小说主
角，但郁达夫对她的抉择与事业较为赞赏，她的结局亦是善
终。《她是一个弱女子》颇受时人诟病，因为小说中关于性的描
写非常出格，这篇小说可谓郁达夫性描写的集大成之作，其中
有同性恋、异性恋、妇女恋、舅甥恋等。譬如，苏雪林批评他道：

“近年来他以这类文学销路渐少，而技巧又苦于无法进步，遂
明目张胆为兽欲的描写，而有《她是一个弱女子》出现。书中女
主人公追逐性欲的满足，宛似疯狂，而且同性恋爱，叔侄结婚，
妇女通奸等故事，秽恶悖乱，无以复加。可谓集‘卖淫文学’之
大成，刺激性不能说不强烈了。而以艺术过于糟糕故竟引起青
年的不满。”（苏雪林《郁达夫论》） 尽管郁达夫对郑岳秀持批
评态度，但其中关于性的描写确实过分了，有喧宾夺主之势，
然而小说中不经意间有一些对北伐时浙江民情的描写和蒋介
石反革命政变背景下上海情况的描写，今天读来倒也是意外
的收获。

《二诗人》《唯命论者》《杨梅烧酒》 描写知识分子的处
境和心态。《二诗人》 以幽默、夸张的笔调写了“二诗人”
的丑态，他们不学无术，只会作“噢噢呵！我回来了，我的
圣母！”一类的诗，他们招摇撞骗，最终被痛打一番。《唯命
论者》写小知识分子李德君的悲惨生活，他收入微薄，但须
养家糊口，其妻偶尔买了一张奖券，李德君误以为中了头奖，
往上海领奖不得，于是投河自杀。《杨梅烧酒》写出了知识分子
的处境和心态，他们借酒浇愁，醉后出现幻象，丑态百出，读来
让人觉得辛酸。

郁达夫的小说大致就是以上两类，风貌也大体如此。

为创造社编刊始末
□郭 瑾

郁达夫是创造社小说创作的主将，被文学
史誉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主观抒情小说的开拓
者，同时他还肩负着创造社陆续出版的 6 份主
要刊物的筹划与编辑工作，辛劳的耕耘为创造
社在“五四”初期的文坛辉煌奠定了基础。

郁达夫在日本名古屋第一高等学校和东京
帝国大学就读期间，因阅读大量的欧美小说和
日本小说，从而对现代小说产生了强烈的兴
趣，并做过一些创作尝试。与此同时，同在日
本九洲帝国大学医学部读书的郭沫若多次与东
京帝国大学造兵科的成仿吾通信，提议建立一
个文学组织与出版纯文学杂志，成仿吾将郭的
诗歌与信拿给郁达夫看，于是志同道合的青年
人的热情被点燃，在1920年春的一个下午，郁
达夫邀帝国大学同学张资平、成仿吾以及田汉
到他的寓所商讨相关事宜，这也是创造社酝酿
成立过程中最早的重要活动。

然而，创办刊物不能只凭一腔热血，经费
从何而来？1921 年 3 月，成仿吾接到在上海泰
东书局任文学主任的同乡来信说编辑部改组，
要他立即回国担任书局文学主任，月薪 100
元。这个消息对于这些青年人来说，如同天降
甘露。郭沫若与成仿吾一道回国，然而到了上
海，得知泰东书局编辑部改组一事系假，虽被
勉强留下，但不发聘书、不给薪水。成仿吾一
气走了，郭沫若留下一边编译书稿，一边与书
局经理赵南公商议创办新刊物的想法，并得到
他的同意。但刊物的名称、稿件来源、出版日
期等还要与同人一起商量，6 月初，郭沫若回
到日本，先到京都访问郑伯奇、穆木天、沈尹
默等人，但没有解决问题。4 日，郭沫若夜乘
火车到东京找郁达夫商议，郁达夫把完成的稿
子 《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 拿出来，并
表示赞成杂志取名《创造》，承诺不论季刊、月
刊，每期负责一两万字的文章。郁达夫的热情
与支持鼓励了郭沫若，也成就了 《创造》 季刊
的诞生。

1921 年 6 月 8 日下午，在郁达夫住所召开
了讨论创刊的会议，那日到会的有郭沫若、郁
达夫、张资平、何畏、徐祖正等。大家一致同
意用 《创造》 作为杂志的名称，暂出季刊，创
刊号的稿件，暑假期间备好。这次会议，实际
上也是宣告创造社正式成立。

6 月中旬，郭沫若又返回上海，然而一番
波折，几个月过去，杂志的出版没有任何进
展。郭沫若决议返日离沪，写信给郁达夫。9
月初，郁达夫接到郭沫若的信回到上海，接手
办刊事情。两周后 9 月 29 日，上海 《时事新
报》 便登出了郁达夫起草的 《创造》 季刊 《出
版预告》，全文如下：“ 《创造》 第一期，一九
二二年一月一日出版，社址：上海马霍路德福
里三百二十号。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
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
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
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
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创造社同人：
田汉 郁达夫 张资平 穆木天 成仿吾 郭沫若 郑
伯奇。”郭沫若在日本看到这个预告后，写信给
郁达夫：“我在上海逗留了四五个月，不曾弄出
一点眉目来，你到两个礼拜，便使我们的杂志
早有诞生的希望。”

其实，郁达夫在泰东书局所受待遇，也与
郭沫若一样，是刻薄的。不发聘书，不定职位
和薪水，供给的住宿也是极差。饮食，就常以

粗面条填肚。他当时准备写一篇小说 《茫茫
夜》，可简陋的生存环境，最终使理想成了泡
影。在这样的境遇下，郁达夫向赵南公提出去
安庆法政学校任教的要求。书局考虑到他去安
庆任教又遥领编辑工作，还节省费用，便同意
了。郁达夫到安庆后，忙于编讲义，上课，改
作业，直到 1922 年 1 月放寒假时，才回到上
海，继续致力于编辑和出版 《创造》 季刊创刊
号。一个月过后，创刊号终于编成并发稿。在
这一个月，他为创刊号赶写了中篇小说 《茫茫
夜》，翻译了英国作家王尔德的《杜蓬格来》的
序文，撰写了 《艺文私见》 及 《编辑余谈》
等。5月1日创刊号终于问世，还登载了郭沫若
的 《创造者》（诗）、《棠棣之花》 第二幕 （戏
剧）、《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海外归鸿》（三
封信），张资平的《上帝的女儿们》（小说），田
汉的《咖啡店之一夜》（戏剧） 等。作品大多充
满浪漫主义色彩并流露出对黑暗现实的不满，
也有一种自我情绪的表现，文笔清新。刊物出
版后，受到了文坛的重视和读者的欢迎，供不
应求，6月又重新印出一次横排本。

关于 《创造季刊》 的创刊号，还有一个小
插曲，就是因 《咖啡店之一夜》 印错的字太
多，而引起田汉对郁达夫的误会。创刊号出版
时，由于泰东书局校对员的荒疏，有不少错
误。据说有人统计过，创刊号的错字在2000字
以上。尤其是田汉的 《咖啡店之一夜》 的错处
最多。这使得田汉怀疑郁达夫“有意要陷落
他，毁伤他在国内的名誉”。此事在当时引起一
场学者间的笔战，最终以田汉、郁达夫相互致
信、致歉而和平结束。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922 年 8 月 25
日，《创造》季刊一卷二期出版，其中刊登了郁
达夫的小说《风铃》和随笔《夕阳楼日记》。郁
达夫在 《夕阳楼日记》 中，指摘了余家菊自英
文重译德国威铿著 《人生之意义与价值》 书的
错误，结果引起了创造社和胡适派文人之间的
一场尖锐的笔战。创办刊物的过程注定充满艰
辛与困扰，但郁达夫从没有放弃过。

随着 《创造季刊》 的销量大增，也为了促
进新文学的发展和扩大创造社的影响，郁达夫
向郭沫若、成仿吾提议，在继续办好 《创造》
季刊的同时，再办一个小型的灵活的 《创造周
报》。经过紧张筹备，《创造周报》 创刊号于
1923年5月13日出版。这一刊物为16开本，每
期8页，印3千份，逢周末，泰东书局门口常被
青年人拥挤着，将油墨未干的周报一抢而空。

《创造周报》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令他们三
人很欣慰。但工作量很繁重，正如郭沫若所
说：“每周要发一次稿，我们最怕的是头一篇，
3 个人轮流着做，都感觉着有点青黄不接。又
要由自己校对，自己跑印刷所。礼拜一发稿，
礼拜二送初稿，礼拜五二校，礼拜六送三校，
礼拜日出版。整个礼拜全没有空闲的时间，真
真如坐在囚船上的奴隶一样，动也不能动一
步。”

1923 年 7 月中旬，上海政学会的 《中华新
报》 主笔张秀鸾跟郭沫若说，想他们替 《中华
新报》（日报） 编文学副刊，编辑费每月 100
元。他表示跟郁达夫、成仿 吾商量后再作答
复。商讨时，郭沫若表示不赞同，理由是该报
的政治色彩不好。郁达夫、成仿吾表示赞同。
因为 《创造季刊》 和 《创造周报》 用稿要求很
高，外稿百分之九十以上不能用，失掉了不少
读者，正好可以用日报来刊发外稿。此外，编
辑权归创造社，可以不受他们政治色彩的影
响，编辑费也可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于是，他
们决定办日刊，定名为 《创造日》，由郁达夫、
成仿吾、邓均吾负责，郭沫若负责 《创造周
报》。100元编辑费三人分用，郁达夫60元，成
仿吾、邓均吾每人 20 元。1923 年 7 月 21 日，

《创造日》 正式出版。郁达夫撰写 《创造日宣
言》宣称：“我们想以纯粹的学理和严正的言论
来批评文艺政治经济，我们更想以唯真唯美的
精神来创作文学和介绍文学。现代中国的腐败
的政治实际，与无聊的政党偏见，是我们所不
能言亦不屑言的。”明确地表示了办刊态度。

随着 《创造》 季刊、《创造周报》 和
《创造日》的兴办，创造社的影响逐渐增大，它
成为一支文艺新军崛起并活跃在上世纪20年代
的文坛。尤其 《创造周报》 最是受读者欢迎，
印刷数量由每期3千份增加到6千份，并不断再
版。至此，郁达夫已经参与编辑季刊、周报、
日刊等三种期刊，创造社也达到了最鼎盛的时
期，还培养了许多文学青年，其中以倪贻德、
周全平、淦女士成就最大。

正当创造社如日中天之时，北京大学的陈
启修教授推荐郁达夫到北大担任讲师接替他的
工作，收到邀请后，郭沫若、成仿吾与郁达夫
三人商量，郭沫若劝郁达夫不要去，因他是创
造社的顶梁柱，如果走了，刊物很难维持。但
郁达夫最终离开上海赴京教书。《创造日》由成
仿吾和邓均吾负责，因郁达夫离去，刊物减色
不少，到 10 月下旬，《中华新报》 的总经理以
报馆的经费短缺为由，希望 《创造日》 停刊。
于是，《创造日》 于 1923 年 11 月 2 日停办，一
共出版101期，存活105天。

1924年初，创造社与泰东书局分离，《创造
季刊》于2月停刊。《创造周报》由成仿吾维持
到5月中旬。郁达夫5月从北京赶回上海，经与
成仿吾商量后，在 《创造周报》 终刊上刊登预
告，创造社将与太平洋社共同合办一种周刊，
即《现代评论》。郁达夫与太平洋社协商几个月
后，《现代评论》 于同年 12月 13日创刊，为综
合性周刊，出版至 1928 年 12 月 19 日终刊，共
出版9卷209期。

由于没有一个稳定的出版阵地，创造社同
人的稿件在其他刊物发表，多受到继母式的虐
待，所以他们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出版部，除了
出版期刊，也可出版书籍。正当郁达夫主张恢
复 《创造》 以及 《洪水》 杂志时，患肺结核，
不停咳血。此时的他们没有资金来源，于是印

发 5 元、10 元的小额股票，青年们认购入股
后，再购买创造社出版物可享 7 折优惠，这一
政策吸引了一批青年人，很快筹到了资金。在
创造社同人的协助下，出版部终于在 1926 年 3
月 15 日成立，病体刚愈的郁达夫立即投入到

《创造月刊》的编辑工作中，1925年9月16日创
刊的 《洪水》 半月刊，也自第 2卷第 13期起收
回到创造社出版部自印 （原由光华书局出版）。
创造社出版部的成立与创造复刊，标志着创造
社后期活动的开始。

1926 年 3 月，就在出版部成立的同时，郭
沫若接到广东大学 （后改为国立中山大学） 的
回信邀请，同邀郁达夫、成仿吾到学校任教。
当时，广州已经成为革命策源地，郭沫若与郁
达夫先行前往，成仿吾负责 《创造月刊》 第
3、4期的编辑工作。不久，上海创造社出版部
账目混乱，难以维持，郁达夫被邀请回上海整
顿创造社出版部并主编 《创造月刊》 与 《洪
水》 刊物。郁达夫于 1926 年 12 月 27 日抵达上

海，立即着手编辑延期已久的 《创造月刊》 1
卷 6 期和 《洪水》 半月刊 3 卷 25 期。在 《洪
水》“编辑后” 中他重申半月刊的使命：“在这
一个缺憾很多的社会，‘补上一两个窟窿，或者
将外面的纸糊的表面，打破一两个。”

遗憾的是，因为对出版部的整顿过于激
烈，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又因 1927 年 1 月 16
日《洪水》第 25 期上刊发郁达夫的政论《广州事
情》等文，引起创造社同人的不满，矛盾激化后郁
达夫决定脱离创造社。等成仿吾 1927 年 7 月 31
日从广州回到上海，郁达夫便将创造社出版部事
务全部交出，于8月15日，在上海《申报》和《民国
日报》刊登了“郁达夫启事”：人心险恶，公道无
存，此番创造社被人欺诈，全系达夫不负责任，不
先事预防之所致。今后达夫与创造社完全脱离关
系，凡达夫在国内外新闻杂志上所发表之文字，
当由达夫个人负责，与创造社无关。特此声明，免
滋误会。自此之后，郁达夫便脱离了创造社，他在
创造社的编辑生涯也自此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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